
妻子晚上有个公益心理咨询活
动，七点半我去接她。出来时，她手里
捧着一束花，轻嗅着问我：“好看吗？”

“还行吧，谁送的啊？”
“还能有谁？学生家长呗，反正你

是不会送花给我的。”她不乐意了。
“谁说没送？当年咱俩一个办公

室，我不是常采月季花给你插瓶吗？”
我反驳道。

“那也能算？”她的鼻子贴在花上，
依然纠缠着刚才的话题。不过，听得
出，她的心情不错。

女人但凡心情一好，就总爱找点
事做。果然，没走几步，她见路边刚开
了一家叫“女人花”的服装店，径直说：

“走，陪我进去看看吧。”我皱皱眉，却
也无话可说。进门后，她顺手将花放
在服务台上，我站在台前，等着。

店里的人经过我身边，先是盯着
那束花看，然后好奇地打量我。我知
道，他们肯定是误会了，我手插在口袋
里，尴尬地站着。

店里面冷气很足，清凉舒爽，灯光
又亮，舒缓的乐曲如水般流淌着——

“我有花一朵，种在我心中，含苞待放
意幽幽，朝朝与暮暮，切切地等待，有
心的人来入梦……”音乐与店名倒也
契合，与妻子收到的花也应景。只是
苦了我，因为一束不合时宜的花而如
芒刺在背。

一个二十出头的服务员帮妻子试
衣服，一扭头看到了台上的花，叫了一
声，瞪大眼看着我，说：“大哥，是你给
大姐买的吧，太漂亮了。”

“不是，不是的，真不是……”我急
忙辩解。

当年恋爱时，在那所偏远的乡村
中学，娱乐活动很少，只能一起散散
步，打打扑克，或者偶尔结伴去看场露
天电影。知道她喜欢读书，我就到处
为她搜集中外名著，甚至为了她也开
始装模作样地读起书来。还别说，书
读得多了，人也变得文雅了。花的确
也送过。我从野外采来各种野花，或
者从学校花坛里剪几枝月季，插在她
办公桌上的水瓶中……然而，自从结
了婚有了孩子，哪怕后来进了城，街头
的鲜花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我却从
没想过要给她买一束花，总觉得花钱
买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不值当。

从“女人花”出来，我抱着花，妻子
挽着我的胳膊，靠着我。花香袭人，夜
色温柔，美好的情愫如光，照亮了脚下
的路，以及这琐碎平庸的生活。我在
想，这个月末就是妻子的生日了，我一
定要给她买上一大束美丽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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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泼出去的水，你说还能收回

吗？”雅雅看着站在门口手足无措的
陆星，一张脸冷若冰霜，撂下一句重
话后，“嘭”一声，重重关上了家门。

陆星还不死心，正想再敲门，雅
雅的母亲拎着一只购物袋出了电
梯，走了过来，冷着脸说：“你走吧，
不要再纠缠我家雅雅了。再说，这
丫头决定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

雅雅母亲的一番话，说得陆星
更是灰头土脸，简直就是直接判了
死刑。

回到家中的陆星，将自己关在
屋内，请了假。

“笃笃笃……”第三天到来的时
候，门响了，陆星不理睬，但门外的
人不屈不挠一直敲。半小时后，陆
星只好去开门，琪琪一把推开他就
径直闯了进来。

看着屋内凌乱的一切，琪琪叹
了一口气开始收拾。

“你还想颓废到几时？就因为
一段不称心如意的恋情，你就准备
将自己彻底废了？”将屋子整理得干
干净净后，琪琪走到陆星的床边，恨
铁不成钢地捶了他两拳。

陆星不理睬。他感觉自己已对
所有的一切失去了兴趣。

二
雅雅和陆星相恋三年，虽说也

有一些小小的疙里疙瘩，但总的来
说还是甜蜜而温馨的。却不曾料
到，琪琪，这个公司交给陆星带的女
徒弟改变了一切。

琪琪性子恬淡、少言寡语，做人
做事却十分体贴入微，是个人见人
爱的好姑娘。这两个人在工作中朝
夕相处的时间一长，慢慢地就有些
微妙的变化，也不太注意避嫌了。
风言风语传到了雅雅那里，雅雅什
么人？心高气傲，眼里揉不得一点
沙子。她认定陆星恋爱期“出轨”，
单方面决定快刀斩乱麻，与陆星一
拍两散。

雅雅这种才貌俱全的女孩不会
有空窗期，立马有对她倾慕已久的

“高富帅”托人介绍。家境优越、一
表人才的彭远与雅雅很谈得来，也
很得雅雅家人喜欢。

陆星听说了，自然是万分沮丧。
琪琪看着陆星，自己也难受。

她硬着头皮找到了雅雅，试图将此
前的所有误会说明，可是雅雅并不
听她解释。到了第二年年末，雅雅
嫁给了彭远。陆星闻讯，一个人在
无人处呆坐了半天。

三
陆星公司一位领导看中了陆

星，将自己的爱女主动介绍给了
他。琪琪听说了这事后，马上开始
时时躲避着陆星，甚至主动要求调

动岗位，去了另一个科室。
陆星主动去找琪琪，想问她为

什么要这么做。可是，琪琪却躲了
起来，根本不见他。

陆星没辙，垂头丧气。
又一年。
领导的女儿虽好，陆星却没能

和她谈下去，他又恢复了单身。
周末，陆星一个人在超市里

闲逛，推车里挤满了他采购的各种
酒水。

“嘭……”拐角处，两辆推车撞
在了一起，陆星抬头一看，竟然是
雅雅。

两个人在超市的咖啡座对坐了
下来。

“你呀，你呀！”雅雅叹了口气，
“或许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我倒
是看得清清楚楚，在这个世上，最爱
你、最在乎你的，你个笨蛋，你还不
知道吗？是琪琪！”雅雅边说边摇
头，“那时候她忍受着我的白眼说明
一切，当时我知道错怪了你。我已
经看出她对你的心意，还是忍不住
问：如果我离开陆星，而陆星变得消
沉，你会守着他吗？你知道琪琪怎
么说？她说，只要你好，她怎么都
行！我自认做不到她这个程度，还
是趁早和你分手吧。”

陆星突然知道了，知道自己两
次恋爱都没能谈下去的原因，知道
自己应该去找回琪琪。

答案
◎舒曼

◎周衍会

女人花

寻常爱
◎马海霞

阿玫交往了一位男士，对方丧
偶，有一儿子已在上海工作成家。
男士在事业单位工作，条件倒是还
可以。阿玫说，我对他不烦，但也爱
不起来，他老是黏着我，有时我还有
点故意疏远他。她语气里氤氲着幸
福的味儿。

不忍拒绝，又不太满意，因为
他给不了自己想象中的爱情——
多少人都曾怀着这样的心态走进
婚姻，阿玫也不例外，离婚多年，和
女儿一起生活，虽然她工作不错、
有房有车、经济上没困难，但也想
有个人陪伴。

那种精神上能够沟通、两情
相悦的婚姻，有，但稀少，运气不
好的话，一辈子也遇不到。我佩
服那种宁缺毋滥的人，但很多人
没有宁可打一辈子光棍也坚持自

己信念的勇气，中途向命运妥协，
找个不烦又对自己好的人嫁了，
这样的婚姻比比皆是。

有一位大姐，等到五十岁终于
败给了世俗，嫁为人妇。她对我感
慨道，他不是我年轻时要找的人，没
共同的爱好，志不同、道不合，但这
个问题好解决，在一起过日子，少谈
这些即可；婚后，他喜欢钓鱼，我爱
好文学，一个天天抱着鱼竿去河边
一坐大半天，一个对着电脑，发展自
己的兴趣爱好；两人在一起时，吃饭
喝茶，少有交流，但也让人觉得和谐
美满，没看出有什么不好。

大姐是何时抛却年轻时那执念
的呢？她说，年轻时未必看得上他，
但近年有一次生病挂吊瓶，护士忙，
她又睡着了，醒来发现药液滴完，血
液顺着管子往上流。幸亏她醒得及

时，想想后怕，她忽然就觉得自己该
找个伴儿了。

亦舒说，恋爱管恋爱，结婚管结
婚，最笨的人才会同最爱的人结婚，
天天战战兢兢、患得患失，如何做
人？说得是不错，但大家都期望做
那个最笨的人，同最爱的人结婚；但
无奈做了聪明人，同自己结婚的人
不是最爱的，但也谈不上不爱，折中
一下叫作“寻常爱”吧。对方爱自己
多一点、黏着自己多一点；而自己这
边无所谓，正因为有这种心态，才有
心情、有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人活一辈子，没有遇到真爱
是一件憾事，但遇不到一个对自
己好的人，日子过得别提多悲催
了。握住一份寻常爱，也是不错
的归宿，因为寻常爱能让自己懂
得如何“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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